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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汉民族服饰品中鹿纹审美形态及功能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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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鹿纹作为中国传统吉祥纹样之一，常被运用在服饰品中，不仅体现出吉祥福禄的美好意蕴，还

能满足穿戴者日常使用的生理需求和心理需求，然而，在已经进行创新设计的传统动物纹中，鹿纹却

出现较少。文章基于江南大学民间服饰传习馆收藏实物，选取近代汉族民间服饰品中的云肩、肚兜、
荷包等为研究载体，运用美学原理从鹿纹的造型、色彩、组合搭配三方面进行研究分析。探析传统服
饰品中鹿纹的装饰功能与社会精神功能，揭示近代汉族民间服饰品中鹿纹的审美价值，为传统鹿纹

的创新应用提供理论依据，并梳理完善传统服饰品中动物纹的使用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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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China’s traditional auspicious patterns，deer pattern is usually utilized in furnishings． It not
only embodies auspicious implication but also satisfies daily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needs of people wearing
them． However，in traditional animal patterns with innovative design，deer pattern appears less． Based on collections
in Folk Costume Studio of Jiangnan University，cloud shoulder，bellyband，pouch and others in folk furnishings of
Han nationality in modern times were chosen as the study carriers，and aesthetic principles were applied to study and
analyze modeling，color and combination of deer pattern． Meanwhile，the decorative function and social spirit
function of deer pattern in traditional furnishings were explored，and aesthetic analysis of deer pattern was revealed．
This paper provides theoretical basis for creative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deer pattern and improves use system
research on animal patterns in traditional furnis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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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纹作为游牧民族常用的符号化图案，最初运

用在山石壁画或器物中。唐宋时期，鹿纹多出现在
锦缎的底纹面料上，直到元朝建立，游牧民族文化注

入到汉族文化中，通过蒙古族对鹿纹的崇拜与喜爱，

鹿纹得以兴起并运用在服饰品中，用以显示穿戴者

的勇猛力量。在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后，朝代的更
替使各个民族之间的差异文化互相学习融合，鹿纹

逐渐演变为中国传统吉祥纹样之一。基于鹿纹的装
饰功能与社会精神功能，结合美学原理，探析梳理鹿

纹在近代汉族民间服饰品中蕴含的多重文化意涵，

并完善鹿纹与传统服饰品中动物纹的理论体系，对

民族文化进行传承。

1 鹿纹概述
在近代汉族民间服饰品中，鹿纹作为传统吉祥

纹样之一，表现形式各式各样。在时代变化中，鹿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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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最初单调抽象的夸张形象转化为造型丰富、色彩
均衡、组合方式多样的写实形象，体现出独特的美
感，且由符号化的图腾崇拜递进为内涵化的人文信

仰，包含深刻的吉祥意蕴，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生

活的追求。
1． 1 鹿纹的起源及发展
在远古时期，原始人类就在石壁上刻有鹿形图

案，在仰韶文化时期，便出现四大图腾形象，其中包

括鹿纹、鸟纹、鱼纹、蛙纹［1］。图腾在原始时代具有
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于游牧民族来说，获取生活资源

的重要来源是狩猎和采集，鹿因擅长奔跑及拥有强

攻击性的鹿角而获得游牧民族的崇拜。在演变成强
大力量的符号形象后，鹿纹图案在长久的历史发展

过程中，经过汉民族融合包容其他各个民族的民俗

文化，逐渐由图腾演变为符合大众认同的吉祥图案

符号。
鹿纹最早出现在山石壁画，在秦汉时期多出现

在器物、瓦当上，其中瓦当上的立鹿多为圆形构图形
式，左右均衡，线条粗犷、色彩简单。唐宋时期，社会
秩序逐渐恢复，各地文化、艺术高度交流融合，鹿纹
从之前的单调抽象逐渐转化为写实细腻。由于唐代
实行的科举制逐渐完善，人们更加推崇考取功名、加
官进禄，先前秦汉时期对于鹿的升仙、极乐意义逐渐
弱化，而是取其谐音“禄”，人们相信鹿能为自己带来
富贵与祥瑞，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鹿纹得到使用。
直到元朝，鹿纹由局部应用出现在服饰品的图案运

用中，从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元代刘贯道作于

1280 年的《元世祖狩猎图》可看出［2］，此时期鹿纹已
出现在袍服中，多表现为奔鹿，以飞奔的运动姿态，

挺拔有力，着重眼神描绘，形神兼备。到明清服饰品
纹样装饰，鹿形象注重写实简练，相比宋代以前，更

加注重描绘细节装饰效果，使鹿纹形象富有生气，色

彩浑厚、气势恢宏。直至近代，鹿纹成为吉祥纹样的
代表符号之一，像典型的“鹤鹿同春”“加官进禄”
“福禄寿喜”“路路顺利”等寓意，都在服饰品中得到
广泛运用。

2 传统服饰品中的鹿纹表现形式
在中国古代玉器中鹿纹出现较多，造型千姿百

态，丰富多彩，它们或卧，或立，或奔跑于山间绿野，

或漫步于林间树下，皆秀美生动、典雅可爱［3］。因它
寓意美好，运用范围变广，便逐渐由器物装饰纹样转

至服饰品和日用品中，寄托人文信仰和对幸福生活

的追求。基于前期查阅的大量资料，再与江南大学
民间服饰传习馆收藏的载有鹿纹的藏品进行比对

后，笔者在图文互证的基础上选取馆藏中具有代表

性的服饰品，从鹿纹在不同物件载体上的表现形态，

归纳总结出鹿纹在近代汉族民间服饰品中的造型特

征、色彩特征、构图组合特征。
2． 1 鹿纹的造型
近代汉族民间服饰品中的鹿纹图案，由创作者

将真实可见的动物鹿形象转化为具有装饰性的图案

( 表 1) 。鹿纹作为一种动物纹样，在服饰品中的造型
一般会经过夸张、抽象的艺术加工，逐步形成一些造
型特征，其中包括鹿身的描绘、鹿的动态姿势、鹿角
的形状等。
鹿身作为鹿纹图案的主体构成部分，是鹿纹装

饰图案的主要表现区域，表现形式分别为写实派和

抽象派。如表 1 中陕西近代花瓶形装饰挂、山西近
代荷包与中原近代肚兜，运用的就是写实派的描绘

方法，画面中的鹿身以斑点作为装饰，斑点的表现手

法为规则不一、有序排列聚集的椭圆形刺绣。这一
描绘手法使鹿形象的标志性特点得以展现，丰富了

整体纹样，充实了画面。也有一些创作者会选择抽
象有趣的装饰手法，如表 1 中陕西近代儿童围兜中
的鹿纹，鹿纹形态简洁粗犷，鹿身上的纹理描绘不同

于现实生活中的鹿身图案，采用以点构成几何面的

方式进行鹿身描绘，与画面中其他动植物写实的画

风形成对比，使鹿纹图案活泼生动带有趣味性。三
件山东近代藏品中的鹿身描绘手法也打破了常规的

表现形式，运用了线条的块面分割，形成独特的装饰

图案，表现创作者的创意情趣。
从鹿的动态姿势来看，主要分为站鹿、行鹿、奔

鹿和卧鹿等。在江南大学民间服饰传习馆收藏的藏
品中，山东近代云肩与山东近代枕顶中的鹿纹动态

为站姿，鹿呈原地站立式，鹿头的回眸或与花草树鸟

对望，或与身旁的人类伙伴嬉闹，展现出鹿与其他事

物的交流沟通，具有灵性。从表 1 中可以看到，陕西
近代花瓶形装饰挂与山西近代荷包上的鹿纹动态，

画面中呈现的是一只行鹿，正闲适地叼着路边采摘

的植物，踱步在花草树丛中，表现得极为生动自然，

鹿头仰俯角度恰到好处，鹿眼用笔简练，表现极为传

神，头部与鹿身衔接处线条流畅，给人一种悠然自得

的轻松气氛。在山东近代云肩、陕西近代儿童围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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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原近代肚兜中还可看到奔鹿的动态姿势运用，

画面中的奔鹿四肢矫健，追赶树枝上的飞鸟，与之嬉

戏玩闹，富有生气，由此也可看出当时创作者对鹿动

态特点的深刻研究与审美格调。
表 1 近代汉民族服饰品中鹿纹造型分析

Tab． 1 Analysis of deer pattern shape in folk furnishings of Han dynasty in modern times

名称 实物图例 鹿身描绘( 笔者绘制) 动态姿势( 笔者绘制)

陕西近代花瓶形装饰挂

山西近代荷包

中原近代肚兜

山东近代云肩

陕西近代儿童围兜

山东近代枕顶

山东近代云肩

关于鹿角的形状，一般认为除了麝等个别种类

外，其他种类的雄鹿都有角［4］。鹿角一般为雄性鹿
的战斗防御武器，古人对鹿角的夸大出于他们对鹿

角威力的向往和崇拜，希望自己也能获得同样的能

力，从侧面也表露出古人已经给予鹿形象力量威猛

的符号意义。在早期的鹿纹中可看出，鹿角的造型

经过了极为夸张的绘制手法，巨大的鹿角与鹿身比

例严重失衡，造型较为奇特粗犷［3］。经过时代的变
迁，不同时期的文化、经济、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使鹿
角在传统服饰品中的表现形式有了变化。从表 1 中
可看出，在近代汉族民间服饰品中，鹿角造型由抽象

变为写实，表现形式上选择更加侧重于符合现实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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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的鹿角，使整个鹿纹图案更具真实感，由之前对

鹿角产生的神秘崇拜感转化为贴近生活的轻松祥

和感。
通过对山东、陕西、山西等地具有代表性的服饰

品藏品中鹿纹造型、姿态的对比分析，可以总结出近
代汉民族服饰品中鹿纹的造型多贴近现实生活中的

鹿形象，但鹿身描绘方式丰富多样，写实与抽象的装

饰手法交替频繁出现，其动态姿势一般呈现为站鹿、

行鹿、奔鹿，卧鹿动态极少出现。
2． 2 鹿纹的色彩特征
色彩作为一种视知觉的对象，总要符合人类的

视觉心理因素［5］。鹿纹作为汉族民间服饰品常用的
吉祥纹样，不仅参照了历史的传统观念，在色彩搭配

特征方面也遵循了中国传统视觉审美，富有文化底

蕴，又重视色彩的多样组合搭配，产生了风格各异的

色彩表现形式( 表 2) 。
表 2 近代汉民族服饰品中鹿纹色彩分析

Tab． 2 Analysis of deer pattern color in folk furnishings of Han dynasty in modern times

名称 实物图例( 笔者绘制) 鹿纹色彩( 笔者绘制)

陕西近代花瓶形装饰挂

山东近代云肩

山东近代云肩

山西近代荷包

陕西近代儿童围兜

中原近代肚兜

山东近代枕顶

一部分鹿纹的色彩会对照现实生活中的鹿形象

色彩，鹿身大多为栗棕色系，辅以白色斑点或淡棕

色、浅黄色腹毛，鹿角为白色、棕色或黑色，色彩搭配
注重写实。如表 2 中陕西近代花瓶形装饰挂与两件
山东近代云肩、山西近代荷包，鹿纹图案色彩多为中
性暖色色调，从色调上形成缓和、舒适的视觉效果，

在背景的衬托下，显得清爽、含蓄，画面保持既活跃
又稳定的平衡关系。
在传统服饰品的装饰手法画面中常出现较多的

动植物搭配，因此，色彩整体的分配合理和个体图案

色彩区分成为协调画面的重要因素。随着时间的变
迁，创作者在鹿纹配色上不断实践探索，丰富了鹿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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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案在不同服饰品中的色彩体现，在装饰手法上也

推陈出新，运用色块分隔区别鹿纹和其他纹样，对创

作者的色彩搭配能力要求较高。如陕西近代儿童围
兜和中原近代肚兜，由于整体画面图案组合构成元

素较多，鹿纹图案作为主体纹样之一，为了凸显纹

样，运用了较高纯度的色彩为主色，辅以突出的对比

色为点缀色，显现鹿纹的具体形态。从色彩纯度上
拉开个体图案之间的差异性，形成视觉反差，在中性

色调背景下，使个体图案在相互排列中融合，达到整

体画面色彩关系的协调稳定。有着同样表现方式的
还有山东近代枕顶小片，背景色为深蓝色，其中鹿纹

形象的色彩由明度较高的色块组合搭配而成，各个

色块之间的对比强弱均衡且配色合理，大胆鲜活的

纹样色彩与深蓝色背景形成差异，打破了单一的色

彩方式，增强了图案的趣味性和整体画面的色彩多

样性。
通过对山东、陕西、山西等地具有代表性藏品中

鹿纹色彩的分析，可以总结梳理出鹿纹色彩特征主

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为符合现实生活中鹿形象的
色彩配色，此种色彩运用基本用于成人日常生活使

用的服饰品中，如荷包、云肩等，贴近写实的色彩符
合佩戴者的年龄与身份，显得朴实稳重;第二类为对

比强烈的大胆配色方式，主要用于青少年或儿童穿

着佩戴的围兜、肚兜、枕顶等物品上，灵活多彩的色
彩表现方式迎合了使用者的审美与喜爱。
2． 3 鹿纹的组合与搭配
在传统服饰品中图案的整体组合与搭配尤为重

要，根据创作者想表达的寓意，纹样的搭配方式变化

万千，各类组合随着不同题材进行创作变化( 表 3 ) ，
使服饰品达到实用性与装饰性并存。

表 3 近代汉民族服饰品中鹿纹分析
Tab． 3 Analysis of deer pattern in folk furnishings of Han dynasty in modern times

名称 实物图例( 笔者绘制) 纹样图例( 笔者绘制)

陕西近代花瓶形装饰挂

山西近代荷包

中原近代肚兜

山东近代枕顶

山东近代云肩

山东近代云肩

陕西近代儿童围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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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部分的传统服饰品中，鹿纹的出现常伴随

着其他动植物的纹样，这类型的纹样搭配有明显的

主题性，主题式的纹样主要由面积较大的鹿纹纹样

处于画面视觉中心的位置，在画面其他有空隙的位

置填补较小的纹样作为点缀，防止整体组合搭配过

于集中，分散视觉中心。如表 3 中山西近代荷包，鹿
纹、仙鹤纹和桐树为主要纹样，其间用花朵、树枝在
画面空隙处做图案填充，有规律地连续出现，构成了

具有节奏的运动感，总体比例尺度达到均衡。鹿纹
与不同的动植物组合也代表不一样的寓意，画面中

的鹿与桐树、仙鹤的搭配，图案组合为“鹤鹿同春”，
寓意天下事物生机勃勃，欣欣向荣。
表 3 中的陕西近代儿童围兜，围兜的三大块面

构成三个不同的画面，分别运用不同大小、色彩的纹
样，因佩戴者为儿童，在进行纹样搭配时，鹿纹主要

出现在中心片，并结合运用大量花鸟纹，符合佩戴者

的年龄与审美。在构图中取得和谐平稳，在视觉上
得到安定，具有韵律均衡感，表达了创作者对穿戴者

能够在人生路途上“路路顺利”的寄予。
通过对山东、陕西、山西等地具有代表性藏品中

鹿纹组合搭配分析，可以直观地看到鹿纹常与花草

树木、仙鹤、飞鸟、蝴蝶等纹样进行组合，形成美好的
寓意，如“鹤鹿同春”“福禄寿”“百路亨通”等吉祥寓
意，以此来寄托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希冀。

3 近代汉族民间服饰品中鹿纹的审美
功能
根据对鹿纹的研究，传统服饰品中的鹿纹在造

型、色彩、动态上独具特色，在服饰品和日用品中频
繁使用鹿纹，使鹿纹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审美形态。
鹿纹图案作为服饰品中常用的吉祥纹样，不仅具有

装饰功能，还具有社会精神功能，以满足人们从视觉

审美到心理精神上的需求。
3． 1 鹿纹的装饰功能
鹿纹的装饰功能是由其所表意的艺术形态展现

出来的，鹿纹作为单个图案出现在画面中，与形式因

素形成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从形、色、质三方面来体
现，并将其统一变化为共同发展趋势，形成完整的和

谐画面。创作者遵循总体画面与单个纹样装饰的形
式美法则，分别从差异性、对比性、平衡性、规律性、
节奏与韵律等装饰原则进行组建构成。
鹿纹在汉族民间服饰品中所表现出的装饰功能

具有独特的审美形态，作为服饰品中的图案点缀，鹿

纹在整体画面布局时由浅入深，讲究画面的丰富性

与层次感。在构图时，鹿纹常以单个纹样构图和与
其他纹样组合构图两种方式进行装饰，在服饰品中，

鹿纹的布局需要符合整体画面的比例协调，还要讲

究纹样之间的尺度排序，形成均衡式的构图，体现出

画面的统一与变化，注重形式感。鹿纹的肌理效果
多由刺绣技艺来完成，一般表现为平针绣、长短针绣
或缎纹绣等多种技巧，展现出不同的工艺制作方式，

在不同区域使用大小不一的面积，使表面肌理纹饰

有节奏的变化，凸显韵律感。
3． 2 鹿纹的社会精神功能
鹿纹的社会精神功能体现在它是传统吉祥纹样

之一，它在服饰品中的装饰使用满足了人们对幸福

生活的美好追求。鹿纹不同于龙凤纹样，因象征皇
室权利威严与森严的等级封建制度，使龙凤纹样在

寻常百姓家不得随意使用，但鹿纹却能进入到一般

民众的生活中，可以大量运用在服饰品装饰中，并且

通过一些谐音方式逐一展开分化，使人们有了相对

的载体物象表达。如“鹿”与“禄”谐音，在传统服饰
品装饰中常以鹿纹形象代表“禄”，而“禄”有俸禄的
意思，中国上千年的官本位思想与各个朝代科举制

度完善推崇，使民间百姓用鹿纹来表达希望升官发

财、加官进爵的愿景。运用谐音构成吉祥寓意的还
有“鹿”同“路”，表达“路路顺利”“一路顺风”，装饰
画面中也以柏树图案搭配，因“柏”通“百”，这是创作
者希冀穿戴者在人生拼搏的道路上得到幸运与庇

佑。运用象征性和隐喻手法构成的意向纹样画面，
鹿因被传统三大教派“儒教、道教、佛教”推崇为长寿
的神兽，让鹿纹在使用时也包含了长寿安康的意

义［1］。由此可见，鹿纹在经历了多年的传承与积淀
后，承载着大量的人文信仰，传递了世代精神物质文

明，表现出了其特有的精神功能美。

4 结 语
鹿纹，这一被赋予独特文化内涵的动物符号，在

民族意识、文化情结、社会政治等影响下，它的造型
由夸张到写实，色彩由简单到丰富，构图由朴素到华

丽。在搜集了大量资料并基于江南大学民间服饰传
习馆收藏实物的前提下，笔者归纳出鹿纹的装饰功

能和社会精神功能，可以认识到鹿纹从外在表达出

的美好画面和内在承载着的丰富人文信仰，寄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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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希冀。鹿纹作为美好寓意的中介
物、象征体，它的涵义变迁是各个民族文化相互融合
传播的象征，反映人们在不同时代对纹样的解读和

审美情感。由此可见，在服饰品装饰图案设计中，鹿
纹具有较高的双重装饰价值，在今后的服饰品产业

中，可古为今用，注重民族与时代的结合，进一步多

元化开阔思维，与时俱进，在设计中保留鹿纹美好寓

意的前提下，创新应用出符合当代社会背景下所需

的鹿纹图案装饰，使鹿纹得到更多的发展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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